
春节过后，风就温软了，春天是
播种的季节，也是开学的季节，将孩
子送进学校，自然想起了老师。常
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要
尊师如敬父。当然，学生的尊敬并
非老师唯一的期待——老师的期待
如春风，只在山欢水笑，花开满园。

胡思乱想着拐进一条小巷，挨
个品味起春联来，巷里春联多是

“财”、“福”、“顺”等吉祥字眼，只中
间一户人家的别具一格——“犁开
垄亩千庠锦，育就芝兰万斛书”。笔
力遒劲，墨气淋漓。“千庠锦”，“育芝
兰”，户主莫非是位老师？正寻思，
院门开处，一个人拎着袋垃圾走出
来，定神一看，竟是我的启蒙先生郑
老师。

记得入学时，父亲一把将我推
到郑老师跟前，说：“伢就交给老师
了，该骂，骂；该打，打。”父亲不会想
到，骂人要动脑筋，打人要费力气，
让老师打骂你的孩子，看似是赋予
权利，其实是强加责任。当时，郑老
师摸着我的头，答应得爽快：“放心，
我擅长的就是骂人、打人。”后来事
实证明，郑老师并不擅长此道。郑
老师的教鞭是一根木棍，除了指黑
板外就背在身后，很少在我们身上

“指点江山”，实在被逼急了，他才咬
牙切齿地将木棍举过头顶，呼啸而
下，声势吓人，待到我们头顶上方却
来个急刹车，木棍只在我们头上轻
轻一敲，威严面目瞬间也变成吟吟
笑脸，说：“你这伢，么样搞哦？”我们
能怎么搞呢，只能红着脸朝他吐舌

头。我们都怕郑老师，却也都爱他。
我入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那时的学费要不了一块钱，即便如
此，还是有不少人上不了学或中途
辍学。我和绝大多数同学的作业本
都是烟盒纸订的，花花绿绿，煞是喜
庆，却常常张冠李戴。过了大概半
学期，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就都换成
了白纸本——郑老师自己掏钱买来
白纸，裁好，订好，在封面上写好年
级姓名，一人发一本，写完了再找他
换新的。我记得当时一张白纸七分
钱，两个班大概百来人，一人一本就
是七块钱左右。我不知道七块钱占
了郑老师工资的多少，但我记得，我
们的白纸本让其他班级的学生眼红
不已，我也很珍惜白纸本，做作业时
先在吃饭桌上打好草稿，再一笔一
划誊抄上去。白纸本极易卷角，每
次交作业我都仔细抻平整了，课本
反而卷得像吹火筒。

那时虽顽劣，但上学还是我们
盼望和喜爱的，可是我们大多数人
的学业却是岌岌可危的——时常有
同学辍学回家帮父母侍弄责任田去
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学业，郑老师
经常周末家访。那时自行车还是稀
罕物，郑老师就凭着双腿，用脚步丈
量了一河两岸的所有村道。他像个
地保，知道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一家几口，排行老几，遇上不准备让
孩子继续上学的父母，他就“连哄带
骗”——说我们是好苗子，能念得出
书来。似乎为了证明他的预言，我
们那两个班还真有不少人都上了中

专或大学，出了几个教授、科学家，
遇上家里困难实在上不下去学的，
他就代缴学费、书本费。

那时候小学有写字课，郑老师教
语文也教写字，许多班级的写字课挂
羊头卖狗肉，变为语文课或自习课，
但郑老师的写字课是毫不苟且的，他
总在课前用宣纸写好示范字，课上挂
到黑板前，先讲解点画和间架结构，
然后让我们临摹。记得那时候他让
我们练习的是颜体楷书，偶尔也带一
两幅行楷书法作品到课堂上，向我们
讲一些基础的书法知识。只有一次，
他自己写了个草书的“虎”字挂到黑
板前，硕大，占了半个黑板，他不无得
意地指给我们看哪儿是虎嘴、哪儿是
虎尾，经他一指点，我们发现这个

“虎”还真像一只老虎，昂首甩尾，呼
啸山林，笔走龙蛇间，王者之风尽
显。后来，我们班有个同学成了小有
名气的书法家，他是否得益于郑老师
的写字课不得而知。我虽没能成为
书法家，可郑老师却培养了我对书法
的爱好和审美趣味。

工作后，与郑老师同居小城，但
见面并不多，偶有邂逅，不过寒暄两
句便罢，并不知道他就住在孩子就
读的这所高中的隔壁巷里，今日偶
遇，甚是惊喜。郑老师的欣喜也溢
于言表，将我引进书房，大声喊师娘
泡茶，布置糕点水果。郑老师的书
房，四壁书架满满当当，当中横放一
张硕大画案，案头杂置笔架、笔洗、
砚台、墨汁、印章等等，画案后方也
挤满了一摞一摞的书，还有三四摞

半人高练过字的毛边纸，也堆叠得
整整齐齐。环视书房，不禁想起元
人翁森的句子：“地炉茶鼎烹活火，
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
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师生闲话，不胜欢洽。我没想
到，郑老师竟然对我们当年同学的
名字，样貌，甚至调皮的情状，某个
同学某篇出彩的作文，都记得清晰
如昨，毫厘不差。四十多年了，他任
教的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教过的
学生更是一届又一届，他的记忆像
他的书房一样杂而不乱，真让我惊
叹。郑老师问起我的工作、家庭，
尤其是孩子的读书情况，他告诫我，
对孩子的教育要像春风而不能像寒
风——寒风一到，万物萧瑟，春风一
吹，心扉敞开，心扉敞开了心智就开
了，心智开了花儿就开了。他指着
墙上“如坐春风”四个字说：“这四个
字，旁人或以为是我的自得，其实，
是我的自勉。”

如坐春风
余翀园

世情书心书影

用孩童纯净的心灵来感受世
界，将人性最初的美好展现于纸
上，是作家毕然笔下的儿童文学在
物欲横流的时代下带给我们的一汪
清水。《雏鹰飞过帕米尔》正是由
一篇篇独立又承接的小故事汇集而
成的清泉。

诚如作者所言，古往今来，帕
米尔始终是人类梦想的高地，塔吉
克人自喻为“鹰的民族”，古老的
帕米尔高原也承载着一只又一只

“小塔吉克雏鹰”的梦想。那些稚
嫩的“小雏鹰”是世居边境的塔吉
克民族飞越帕米尔高原驶向远方的
希望。在帕米尔高原支教的美好记
忆驱使着作者记录下那些纯真无邪
的孩子的脸庞，书写着他们对梦想
的执着与渴望。可以说这是一曲

“梦想的交响乐”，用梦想的泉流去
洗涤读者的心灵，成就一场精彩的
精神盛宴。

高尔基有言，“一种自由的无畏
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更
美好的生活。”毕然的笔下正是流淌
着这种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纯
净的心灵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于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带着信念不顾
艰险地奔跑。作品中温暖的文字、
潺潺的诗意传递着作者对于真善美
的渴望与爱恋，贯穿其中的水滴石
穿般坚韧不懈的精神打动着读者的
心。高纬度与高海拔使得帕米尔高
原在浮躁的尘世中遗世独立，圣洁
而神秘。雪山上纯净的水哺育着一
群淳朴善良的人民。海拔7546米
的慕士塔格峰有如父亲般伟岸的身
躯伫立在地平线上注视着脚下的孩
子们，给予他们坚定的信仰与力
量。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孩子们拥
有澄澈坚毅的双眼，乐观又勇敢。
在高原最艰苦的角落里，那些孩子
用难以想象的方式穿越悬崖绝壁和

滔滔洪流奔走求学。远方指引着他
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去采摘梦想的星
星，宛如一只只雏鹰舒展羽翼，飞向
高空。只有这样英勇的民族才可以
驯服骄傲的猎鹰。像生命中流动着
鹰的血液，他们会吹奏悠扬起伏的
鹰笛，会跳恣意飞扬的鹰舞，像鹰一
样拥有搏击长空的壮志。

《冰山阿塔》《石头城堡下的天
籁之音》《仰望帕米尔的星空》《雏
鹰飞翔》记录着一个个小雏鹰梦想
的故事。塔吉克族是能歌善舞的民
族，许多孩子凭借着这样的天赋走
出了大山，看到了远方的世界。
《香港·香港》《走出大山的马克布
夏》《小夜莺之梦》不仅描绘了孩
童的梦想，还讲述着古老的帕米尔
与现代化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和变迁。

以儿童的独特视角来刻画那些
生活中美好又温情的瞬间，是作家
毕然儿童文学书写的特色。在一个
个短篇之中，毕然为我们揭露了孩
童成长的秘密，细腻的心理刻画呈
现着孩童对于世界的感知。故事中
传递着亲情的守护与友情的温馨，
折射着人性温暖又夺目的微光。在
展现孩子纯真无邪的心灵之外，也
描绘着他们成长的烦恼：《最后一
课：用鹰舞告别》中师生离别的感
伤，《海日尼夏的雪纸条》里懵懂

的青春期的暗恋，《婚礼中的肖开
提》记录着原生家庭对孩子幼小心
灵的影响，《走出大山的马克布
夏》里有成长的孤单与恐惧。这种
细致入微的描述带着作家独有的敏
锐感知与悲天悯人的温情，在娓娓
道来中引起共鸣，给予读者尤其是
小读者以启迪以思索。

在毕然优美清丽的笔下，神
秘又独特的塔吉克族风情跃于纸
上，字里行间拂过阵阵雪域高原
的奇妙乐章。塔吉克族瑰丽的自然
景观、古老的民间传统、婚嫁习俗
都围绕着孩童的生活生动又具象地
呈现在读者眼前，为小读者打开一
扇奇异地域的大门，在诗意盎然
的文字中勾起读者的想象，产生
身临其境之感。

作家以内心的虔诚明净书写着
爱与梦想的力量，将帕米尔高原的
清风带到我们身边的同时，还将孩
童纯净的心灵展现在我们眼前。温
婉清丽的语言极具感染力，既符合
儿童的审美趣味又能够引起灵魂上
的共鸣与震颤。毕然的儿童文学作
品中融入了作者对于生命和生活的
热爱和赞颂，体现了作家对美好人
性的渴望与呼唤。这部凝聚了作家
真实生命体验的 《雏鹰飞过帕米
尔》，是作家心灵深处的交响乐
章，正等待着我们去欣赏、和鸣。

梦想的交响乐
——读毕然非虚构儿童文学作品《雏鹰飞过帕米尔》

冯晓雪

那年我八岁，跟母亲去田野里挖
野菜。

三月，草儿刚刚发芽，麦苗还没完全
变成嫩绿，空气中还飘着丝丝寒风，春天
的迹象并不明显。我不怕冷，我在田野里
无拘无束奔跑着，像个疯丫头，那一刻，田
野就是我的乐园。

忽然，田埂上一朵金黄色的花让我停
下了奔跑的脚步。

那明亮的黄色像一枚圆圆的太阳，霎
时温暖了我，我蹲下去，用手抚了抚它细
碎的花瓣。那朵花像是一直对着我笑，明
晃晃的笑容里，盛着太阳的热，我把手抽
回来，放在鼻尖嗅了嗅，一股清香的药味
儿沁入心脾。

我对着田野上的母亲喊：妈，妈，我看
到一朵好看的花！可漂亮了。

母亲提着藤篮，只顾着挖野菜。她才
懒得理我。

我疯了一样地冲着她的背影大声
呼喊。

妈，妈！你快过来。母亲这才仰起
脸，提着藤篮慢慢朝我这边走来。

待走到我这边，母亲放下藤篮看了一
眼田埂上的花后，对我说：孩子，这是迎春
花，春花，它一开，春天就来了！

“春花”，“春天就来了”，我对母亲呢
喃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母亲手指远
处的田埂对我说：那边上还有很多呢，这
种花喜欢长在路边的田埂上，土地越是坚
硬的地方越容易生长，是春天开的最早的
花。母亲还告诉我这种花不但可以吃，还
可以入药，谁家孩子发烧了，把春花熬煮
成汤，喝下去就好了。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六岁的时候也
喝过这种药，母亲和父亲曾捏着我的鼻
子，强行把黑色的药汤灌到我的嘴里，我
打小就不爱吃药，却又爱生病，父亲和母
亲只能动用强硬的手段对付我的抵制。
我闻着手指上的药味回想着春花的味道，
它有淡淡的苦和涩，其实并不太难喝。

我问母亲，那现在是春天了？母亲笑
着说是，春花开了嘛，当然是春天了。我
喜欢春天，我喜欢春花，我对母亲说。春
天好多的春花，多漂亮啊！我用手环抱
着，丈量着很多很多的意思。那么多的春
花,像那么多的太阳，所以春天就不冷了，
我在心里理解着春天和春花的意思，并用
肢体和语言简单地表达给母亲看。

母亲才懒得理我，提着篮子去挖她的
野菜了。

田野里静悄悄的，我附身在春花的旁
边，脸贴着松软的土，仔细地看着它，看着
它绿色的锯齿状的叶子匍匐在地上，一管
长长的肉色的茎撑着明艳、鲜亮的花朵，
风一摇，它就轻轻晃动，花瓣微微翘起，但
并不显得凌乱。就这么一朵花，在田野
里，吸引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她为此安静
了半天，直到母亲挖了满满一篮野菜。

夕阳从田野里沉下去，好似沉到冬天
的火炉里，母亲叫着我的乳名，我才恋恋
不舍地从春花的旁边爬起来，像个大人对
着春花鞠了个躬，然后飞快地追上母亲的
背影。

乌鸦在身后嘎嘎叫着，天黑了下去。
后来，我上学读书，才从书本上知

道这种花的学名叫蒲公英，并非母亲说
的迎春花，母亲不识字，当然说不上来
蒲公英的名字，我在书上仔细品味蒲公
英几个字，觉得“蒲公英”三个字恰如
其分地体现了它的特点，学名就是学
名，相对来说是准确的。其实，母亲说
它是春花也不为过，早春时节的坝堤和
路边，总会发现蒲公英早早和着春天的
节拍开放，甚至春寒料峭的时节，蒲公
英也挥着暖暖一抹黄色，像是一把燃烧
的火炬照亮出生活中的不如意。这时无
论你是什么心情，只要看到萧瑟的风中
开着这么一小朵一小朵的花儿，心情都
为之明亮温暖起来。

这明亮的黄色驱走了冬天的阴翳，
驱走了心灵的悲观，还有什么花能如此
让我记住春天呢？倘若开在春天的花，
我们不妨都把它们喊做春花吧，迎春花
也罢，桃花也罢，杏花也罢，它们都比
蒲公英艳丽，都比蒲公英开得纷繁，可
是，我还是记着母亲在我八岁那年告诉
我的话：这是迎春花，春花，它一开，
春天就来了！

春 花
陈安伟

信笔扬尘

春潮飞鱼。从立春到惊蛰，黄河凌汛时
节，冬眠醒来的梭鱼集群游往入海口觅食。
它们睡了整整一个冬天，腹内杂物几乎为
零，最是肉质肥厚鲜嫩之际。

青岛，开凌梭打头，春潮一天比一天涌
动。胶州湾大沽河、墨水河、白沙河、李村河
等入海口，渔家每天凌晨时分撒网捕捞，天
亮之前捞起上百斤，不必拿到市场叫卖，就
被守在岸上的鱼贩子抢光了。河道治理水
质改善，梭鱼一年年多起来，渔家有时还能
捞上鲻鱼和光鱼。

真正的开凌梭，捕捞仅限于惊蛰前十几
天。这道春鲜怕是最计较时间的。过了期，
只能称为梭鱼而与开凌无关了。严肃而讲究
的食客，一年里就静候这么几天，定要尝鲜。
纵是防疫常态化，也要戴上口罩，装备扎实，
去岸边买回一手货——错过，便是明年了。

开凌梭的做法相当任性。青岛人似乎要
把憋了一个冬天的灶上灵感凭借它宣泄而
出。还是那句话，食材好，怎么做都好。懒人
清炖，不刮鳞也不必剖肚，只须清水文火慢慢
炖煮，炖出的汤汁乳白，盛在浅钵中，撒香菜
碎和枸杞子，白玉之上红绿逢春，还等什么。

这边，开凌梭让吃相失守；那边，岸上的迎
春引情愫骚动。迎春先于百花，不畏寒威，不择
水土，纷纷攘攘的枝条上，鹅黄小朵已然团团簇
簇。或栽路旁山坡，或作花篱护墙，或植岩石园
内，皆乃“东风第一枝”。在青岛赏迎春，可去信
号山公园、高雄路护坡、珠海路、龙江路护坡，还
有城市北部的楼山公园、烟墩山公园、牛毛山公
园等等。若有开凌梭尝鲜者，将山野多年生迎
春老树桩移入盆中，做成盆景，一份把持春情的
仪式感，可以说相当隆重了。

惊蛰后的崂山海岸，泥蚂在水湾软滩中
爬行。其外壳薄透，颜色灰白。当地渔家多
有从小捡泥蚂的经历，对这种指头肚儿大小
的迷你海货颇有依存感。尤其在物质匮乏
年代，老人少年，男人女人，退潮时穿着水
鞋，提着小桶，沿滩涂走上几趟，就能有小半
桶的收获。回家后清洗干净，倒进烧热的老
铁锅，不加水也不加盐，反复炒，泥蚂壳变色
就熟，不待盛出，掌勺人就会迫不及待地尝
春鲜——用嘴夹住外壳，稍微一吸，泥蚂肉
便扑进了唇齿之间，瞬间，春天来袭了。

三月吃泥蚂，赶海人不会耽搁，而在他们
身后，十梅庵的梅花正艳丽怒放。往年三四月
间，十梅庵都会举办梅花节，丰后、绿萼、雨蝶
等梅花品种齐聚，梅园里万株斗艳，暗香浮动
沁人心脾。相传曾有十位美丽的女子在此结
草为庵，结伴修炼，终于得道成仙而去，留下十
株高大的梅树，花盛时节似朝霞，如瑞雪，后来
才有了“十梅庵”这样一个传奇的名字。

春分前后，杏花成海，也像在下雪。最好
看的杏花，要去崂山北九水和城阳棉花社区
相遇。一阵风，一个样儿——先是苞蕾未放
时的蓄红，人称“红蜡半含萼”。再至初放粉
薄红轻。而杏花雨嫩，花开一定会伴随着春
雨，所谓“杏花消息雨声中”。雨细才有杏花
香，含蕊渐渐舒展成胭脂泪，暗香愈显清高。
待晴空日熏，花色残白了，其实已再无含蓄。
只见团枝雪繁，香气不再暗，已密聚为绯香。
过了三月，便是半落春风半在枝了。

杏花开时，头汛的面条鱼已经近岸。杏花
落了，面条鱼的汛期远未结束。它们从外海游
回近海产卵，在蓝色里布设银之舞，越来越密
集，越来越闪烁。面条鱼一指长短，形如玉簪，
银亮明透，生长期只有一年多，寿命最长的也
不会超过两年。大多数面条鱼产完卵就到了
生命终点，不是自行死去，就是成为食肉鱼类
的口粮。面条鱼的一生似乎只为了这支银色
的舞——舞中的卵，沉到水底发育，在干净的
泥沙里成型，随后游向外海越冬，来年春天再
游回近海赴银舞之约，产卵，死亡。循环往复。

春潮飞鱼，岸上有花，几道鲜味，几许艳
丽，皆是万物有情，大自然的无私馈赠。时
间不会停滞，错过渔汛和花期，只能等待来
年。让人高兴的是，四月有杜鹃，五月有海
棠，六月有蔷薇，未来依然可期。

春潮鱼 岸上花
阿占

阿占专栏 词与物

阿占，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多次推出个
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小说与散文作
品发表、转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新华
文摘》《小说选刊》《山东文学》《芒种》《光明日
报》《解放日报》《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泰
山文学奖等奖项，入选“2019中国当代文学排
行榜”、《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小说月报
2020年精品集》等排行榜与年选。系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

世情人间小景

每年桃红柳绿时节，他便晃悠
悠挑两只竹篓走村串巷贩卖小鸭
子，五元钱一对，一公一母。

他风里来雨里去做这营生二十
年了。老婆说竹篓太破旧了，换两
只吧。他憨笑着没说话，岁月与光
阴的抚慰，让他对这两只闪着幽光
的竹篓，及竹篓里的每只小鸭子，都
有了一种莫名的眷恋。

这天，阳光煦暖，他刚在城郊歇
下担子，几位卖小菜的妇女围拢过
来，见了活蹦乱跳的小鸭子，大为欢
心，很快便你几对她几双地抢着买
开了。“慢点，不要弄伤了小鸭子”，
他有些担心地叫着，两只糙树皮一
样的手飞快地忙活起来。

小鸭子的嘎嘎声脆嫩嫩的，小
鸭子的模样呆萌萌的，一个三四岁
的小男孩使劲摔下手里的玩具熊，
挤进人丛，嘻嘻笑着，伸出白嫩的小
手便去捉那些可爱的小鸭子。

他小心翼翼地挡开男孩的手，
但男孩仍倔强地伸出了另一只手，
他不得不同时捉住男孩的两只小
手，小男孩急得哭起来：“妈妈，妈
妈，我要小鸭子……”

一只丰腴白嫩，戴着金灿灿手
箍的手从男孩背后伸出来，手里捏
着伍拾元钱。

“给我抓一对。”语气凌厉。
他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落入

眼帘的是一位发髻如云的时髦少
妇，少妇那美丽冰冷的大眼晴瞟着
远处的云，将钱直戳戳递到他胸前。

“对不起，我不能卖……”他嘴
唇抖了抖，客气地对少妇说。少妇
回过头来，一双杏眼瞬时瞪得鹅蛋
大，伍拾元买一对小鸭子，已然是天
价，她不明白这个衣衫不整的鸭贩
子是怎么想的。

“不卖……”他的脸红得像刚灌
进了猪血。

少妇“唰”一声收回钱，冷哼一
声，抱起男孩，丢下一句“真是个二
百五”，径自走了。

望着少妇愤懑的背影，他局促
不安地搓着双手，搓得手上泥灰俱

下。为了这些小鸭子，他起早摸黑，
喊破喉咙，挨家挨户收来鸭蛋，没少
受罪。为了孵出小鸭，在他那间温
暖的焐坊里，他两眼血丝，守了多少
个白天黑夜。当这些小鸭子破壳而
出时，他和老婆一只一只像孩子一
样抚摸着，清洗着，再放入暖暖的篓
子里，这群毛茸茸的小家伙，费了他
们两口子多少心血。虽然他从没认
真想过什么是尊严，但他知道每只
小鸭子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它们的生命。

他明白少妇买小鸭子只是为了
给小男孩当玩具，而两只玲珑可爱的
小鸭子很快便会在小男孩的手中失
去生命，而他对小鸭子的所有疼爱也
将在刹那化为乌有，虽说那张花花绿
绿的钞票扎疼了他的眼睛，他仍是没
能伸出那双颤抖粗糙的手。

他弯腰挑起竹篓，在几位妇女
的议论声中，走得悠然而沉稳。

尊 严
徐骥

《雏鹰飞过帕米尔》
毕然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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